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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
富
︾
雜
誌
記
者
在
三
藩
市
四
季
酒
店
訪
問

某
商
界
名
人
。
名
人
身
穿
黑
色
西
裝
，
侍
者
上
前

問
他
喜
歡
甚
麼
顏
色
的
餐
巾
。
記
者
不
解
，
名
人

就
說
原
來
白
色
餐
巾
會
在
黑
色
西
褲
上
留
下
棉

毛
，
一
級
餐
廳
絕
對
使
不
得
。
名
人
加
了
一
句
：

﹁
紐
約
很
多
餐
廳
都
這
樣
做
。
﹂

我
不
知
道
紐
約
的
餐
廳
是
否
都
有
不
同
顏
色
餐
巾
給

客
人
選
擇
，
但
真
要
做
到
也
不
太
難
。
反
觀
香
港
，
十

多
年
前
劉
德
華
拍
過
一
條
宣
傳
片
，
教
我
們
﹁
今
時
今

日
，
這
樣
的
服
務
態
度
不
成
啦
﹂，
但
十
多
年
後
的
今

天
，
劉
天
王
的
呼
籲
似
乎
沒
多
大
成
效
。
先
不
說
多
種

顏
色
餐
巾
這
樣
刁
鑽
，
有
些
本
地
五
六
星
級
的
酒
店
餐

廳
，
連
最
基
本
的
都
做
不
到
，
比
方
坐
下
良
久
都
沒
有

餐
巾
、
餐
具
和
水
，
侍
應
不
是
假
裝
見
不
到
招
手
的

你
，
就
板
起
臉
說
今
天
人
手
不
夠
，
而
這
種
地
方
的
下

午
茶
餐
，
卻
動
輒
盛
惠
二
三
百
元
一
位
。

香
港
商
場
之
多
和
密
集
，
全
球
數
一
數
二
，
不
過
有

些
很
簡
單
的
東
西
卻
做
不
好
，
比
如
商
場
洗
手
間
，
進

去
的
指
示
一
般
都
很
清
楚
，
但
出
來
的
指
示
卻
大
多
闕

如
，
偏
偏
洗
手
間
一
出
來
，
通
常
有
很
多
門
，
有
些
去

機
器
房
，
有
些
往
後
樓
梯
，
只
有
一
道
門
是
回
去
商
場
的
，
客
人

總
要
猶
豫
一
回
才
走
對
方
向
，
遇
上
公
公
婆
婆
，
迷
路
也
會
有

的
。
其
實
只
要
在
客
人
從
洗
手
間
出
來
的
當
眼
位
置
，
清
楚
貼
上

﹁
商
場
﹂
二
字
的
方
向
標
誌
就
可
以
了
。
我
只
見
過
一
個
發
展
商
麾

下
的
商
場
有
這
種
心
思
做
到
。
讀
市
務
課
程
，
人
人
皆
知
要
讓
客

人
有
美
好
體
驗
，
而
每
個
影
響
客
人
體
驗
的
接
觸
點
︵touchpoints

︶

都
很
重
要
，
不
過
到
實
踐
的
時
候
，
真
正
從
客
人
心
態
去
了
解
需

要
、
有
同
理
心
而
不
怕
麻
煩
去
一
一
做
到
的
企
業
，
還
是
很
少
。

餐
飲
業
也
普
遍
歧
視
早
到
的
客
人
和
單
人
食
客
。
有
時
十
二
時

正
去
午
膳
，
全
家
餐
廳
座
位
九
成
仍
是
空
的
，
但
如
任
他
派
位
，

他
必
給
你
最
差
的
桌
，
比
如
在
大
門
口
、
廁
所
門
口
或
最
幽
暗
的

角
落
，
你
一
定
要
堅
決
反
對
，
他
才
悻
悻
然
給
你
一
個
沒
那
麼
差

的
桌
子
。
今
時
今
日
，
我
們
大
多
數
的
中
上
價
餐
廳
，
不
幸
仍
是

以
這
樣
自
私
的
方
式
運
作
。

百
家
廊

朵
　
拉

從餐巾說起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
百
家
文
學
雜
誌
︾
第
二
十
六
期
︵
六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
製
作
了
﹁
慕
容
羽
軍
特
輯
﹂，
據
編
者

云
，
迄
找
不
到
慕
容
來
專
訪
，
是
為
美
中
不
足
，

幸
有
也
斯
、
鄭
政
恆
早
些
時
為
他
作
的
口
述
歷

史
，
於
是
筆
之
成
文
，
也
光
了
篇
幅
。
其
後
消
息

傳
來
，
慕
容
並
非
外
遊
，
也
非
臥
院
，
而
是
入
了
老
人

院
。
再
再
其
後
，
慕
容
的
弟
子
盧
文
敏
接
了
他
出
來
，

與
一
班
文
友
茶
敘
。
友
人
向
我
出
示
茶
樓
照
片
一
張
，

赫
見
大
塊
頭
的
慕
容
，
竟
然
已
縮
水
，
圓
圓
的
臉
孔
，

雙
頰
凹
陷
。
觀
斯
照
，
登
時
有
歲
月
磨
人
之
嘆
。

兩
個
多
月
之
後
，
即
九
月
十
日
，
便
傳
來
慕
容
的
死

訊
，
享
壽
八
十
八
。
遂
託
鄭
明
仁
向
盧
文
敏
索
稿
，
以

誌
這
位
歷
經
上
世
紀
五
、
六
、
七
十
年
代
香
港
文
壇
是

非
、
寫
下
︽
為
文
學
作
證
︾
的
作
家
。
盧
文
敏
﹁
義
無

反
顧
﹂，
當
即
揮
毫
六
千
字
，
披
露
了
不
少
慕
容
鮮
為

人
知
的
內
幕
。
盧
文
尊
稱
慕
容
為
﹁
雅
俗
派
掌
門
﹂、

﹁
一
代
宗
師
﹂。
適
有
人
偶
瞥
稿
上
題
目
，
便
指
﹁
譽
之

過
甚
﹂，
我
說
：
﹁
你
有
看
過
他
的
作
品
嗎
？
﹂
他
搖

首
，
我
即
說
：
﹁
沒
有
發
言
權
。
﹂

七
年
前
，
我
初
入
教
界
，
曾
動
員
學
生
三
四
人
專
訪

他
。
學
生
怕
生
，
央
我
一
通
電
話
給
他
。
慕
容
一
口
應
承
。
訪
問

前
，
我
囑
學
生
讀
讀
他
的
作
品
和
﹁
人
肉
搜
索
﹂，
寫
下
問
題
。

事
後
據
學
生
說
，
慕
容
不
怪
他
們
只
為
功
課
和
分
數
而
﹁
努

力
﹂，
有
問
必
答
，
並
主
動
提
供
了
不
少
資
料
。
我
知
道
，
慕
容

是
﹁
畀
面
﹂
我
這
後
輩
而
為
之
也
。

認
識
慕
容
已
有
很
多
年
了
。
最
精
彩
一
幕
是
與
他
、
寫
武
俠
小

說
的
高
峰
、
寫
︽
醉
翻
風
月
鑑
︾
的
陳
潞
、
寫
旅
遊
的
葉
迅
中
，

和
︽
華
僑
日
報
︾
副
刊
編
輯
甘
豐
穗
等
人
，
不
時
在
彌
敦
酒
店
頂

層
的
嵩
雲
廳
聚
會
，
一
杯
咖
啡
或
奶
茶
，
縱
談
文
林
逸
事
，
並
抒

對
文
學
之
見
。
當
年
也
，
我
最
年
輕
，
聆
聽
前
輩
高
論
，
確
是
得

益
不
少
。
那
時
，
我
戲
之
為
﹁
嵩
雲
廳
論
劍
﹂。
多
年
後
，
高

峰
、
陳
潞
、
甘
豐
穗
已
鶴
駕
西
歸
，
今
慕
容
亦
去
；
老
邁
之
葉
迅

中
隱
之
馬
交
。
世
事
如
棋
，
豈
不
令
人
感
喟
哉
。

慕
容
寫
小
說
、
散
文
、
新
舊
詩
。
我
愛
誦
他
的
新
詩
，
不
僅
文

字
佳
妙
，
更
意
境
深
遠
；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的
詩
看
得
懂
，
每
心

領
神
會
，
非
時
下
的
夢
囈
派
。
當
然
，
他
晚
年
寫
的
︽
為
文
學
作

證
︾，
更
為
香
港
文
學
留
下
了
不
少
的
珍
貴
資
料
。

盧
文
揭
秘
，
慕
容
還
有
一
鮮
為
人
知
的
絕
技
：
﹁
編
藝
﹂。
所

謂
﹁
編
藝
﹂，
指
的
是
編
輯
技
巧
。
當
年
的
報
刊
新
聞
版
、
副

刊
，
採
的
是
﹁
走
行
式
﹂
編
排
，
慕
容
曾
主
修
美
術
，
參
詳
東
洋

與
西
方
的
編
排
技
法
，
在
五
十
年
代
始
就
首
創
了
﹁
美
術
方
陣

式
﹂、
﹁
跨
版
續
龍
式
﹂、
﹁
標
題
美
術
化
﹂、
﹁
大
小
方
塊
或
圓

形
、
斜
體
多
變
式
編
排
﹂，
版
面
頓
一
新
；
盧
文
敏
呼
為
慕
容
的

﹁
獨
門
編
藝
﹂。

這
﹁
藝
﹂
，
於

今
的
報
章
雜
誌

已
全
採
而
用
之

了
。八

、
九
十
歲

而
歿
可
謂
笑

喪
。
宇
無
名
、

也
斯
、
李
谷
城

六
十
餘
即
仙

逝
，
多
少
壯
志

未
酬
，
若
壽
比

慕
容
與
方
寬

烈
，
在
文
壇
和

學
術
界
，
成
績

會
更
可
觀
。
思

之
黯
然
。

慕容羽軍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在
北
京
幾
天
，
居
然
能
看
到
兩
齣

戲
。
說
是
﹁
戲
﹂
又
不
是
，
只
是
雜

耍
。
就
是
說
，
一
場
是
雜
技
加
舞
蹈
，

另
一
場
全
是
中
國
功
夫
。

這
全
是
迎
合
遊
客
特
別
是
外
國
遊
客

的
娛
樂
節
目
。
我
並
不
太
喜
歡
這
一
類
表
演
，

我
喜
歡
的
是
北
京
的
話
劇
演
出
，
如
︽
茶

館
︾、
︽
駱
駝
祥
子
︾
之
類
的
演
出
。
不
然
便

是
音
樂
會
，
聽
聽
我
所
喜
愛
的
歌
唱
演
員
毛
阿

敏
、
韓
紅
、
劉
歡
的
歌
。
也
許
碰
不
上
這
類
演

出
，
但
既
是
友
人
邀
請
，
只
好
客
隨
主
便
，
看

看
無
妨
。

一
場
是
在
北
京
華
僑
城
歡
樂
谷
。
深
圳
也
有

華
僑
城
歡
樂
谷
，
想
是
同
一
個
系
統
，
由
香
港

中
旅
集
團
投
資
，
搞
一
套
集
旅
遊
、
住
宿
、
娛

樂
、
飲
食
於
一
體
的
基
地
。
深
圳
的
我
有
去

過
，
但
我
這
樣
的
老
人
，
除
了
要
陪
小
孫
子
之

外
，
實
在
提
不
起
再
遊
的
興
趣
。

因
此
，
這
一
場
名
叫
︽
金
面
王
朝
︾
的
大
型
舞
蹈
詩

劇
，
集
舞
蹈
與
雜
技
之
大
成
，
金
碧
輝
煌
，
號
稱
超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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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觀
，
顛
覆
視
聽
極
限
，
就
是
說
極
盡
耳
目
之
娛
，

但
也
不
能
打
動
我
這
個
老
頭
的
心
。

舞
台
設
備
盡
善
盡
美
，
變
幻
無
窮
，
舞
蹈
則
是
集
西
方

芭
蕾
和
中
國
各
民
族
的
古
典
舞
之
大
成
。
再
加
上
雜
技
式

的
吊
上
放
下
、
燈
光
變
幻
、
人
物
眾
多
，
的
確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但
盡
於
此
矣
。
外
地
來
客
，
特
別
是
偏
遠
地
區
未

進
過
京
城
的
遊
客
，
當
然
拍
爛
手
掌
。

另
一
場
是
去
幸
福
大
街
﹁
紅
劇
場
﹂
看
的
︽
功
夫
傳

奇
︾。
這
是
全
武
術
表
演
的
戲
，
居
然
分
為
七
場
，
好
像

有
劇
情
似
的
。
其
實
全
是
少
林
寺
式
的
功
夫
表
演
。
功
夫

的
確
上
乘
，
相
信
演
員
們
不
是
來
自
少
林
寺
，
也
是
經
過

嚴
格
的
武
術
訓
練
。
﹁
功
夫
﹂
自
是
不
同
凡
響
，
至
於
劇

情
，
完
全
無
關
宏
旨
。

這
種
功
夫
表
演
，
在
﹁
功
夫
﹂
兩
字
已
經
譯
成
英
文
而

成
英
語
國
家
名
詞
之
後
，
外
國
人
對
﹁
中
國
功
夫
﹂，
早

已
仰
慕
之
至
。
我
們
看
的
那
一
場
，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都

是
紅
鬚
綠
眼
的
外
國
人
。
放
眼
一
看
，
可
能
只
有
我
們
四

位
中
國
人
。
可
見
中
國
功
夫
之
熱
，
至
今
未
衰
。
相
信
場

場
觀
眾
都
是
外
國
人
為
主
。
因
為
旁
白
都
用
英
語
，
偶
而

稍
加
中
文
字
幕
而
已
。

看兩齣「戲」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讀
中
學
的
年
代
，
瓊
瑤
小
說
已
老
掉
了

牙
，
因
此
，
沒
有
機
會
受
﹁
為
賦
新
詞
強
說

愁
﹂
的
氛
圍
薰
陶
。

偶
然
場
合
，
聽
了
一
首
旋
律
甚
為
淒
美
的

曲
子
，
輾
轉
打
聽
，
知
道
是
弘
一
法
師
李
叔

同
的
︽
送
別
︾，
以
後
，
每
次
偶
然
聽
到
，
心
絃
總

被
牽
動
。
但
真
正
體
會
到
曲
詞
的
感
觸
，
還
是
在

好
友
忽
然
離
世
之
後
！

記
得
十
年
前
，
一
天
之
內
聽
聞
兩
個
熟
人
去
世

的
噩
耗
，
赫
然
發
覺
，
一
年
半
載
間
，
竟
然
走
了

好
幾
位
良
師
益
友
，
﹁
知
交
半
零
落
﹂
的
淒
苦
感

覺
，
無
端
湧
上
心
頭
。

一
位
師
友
，
走
得
很
急
，
身
體
好
端
端
的
，
早

幾
個
月
還
和
她
一
起
遊
過
意
大
利
、
英
國
。
去
九

寨
溝
趁
熱
鬧
、
賞
紅
葉
之
前
，
她
剛
剛
檢
查
了
身

體
，
大
致
正
常
，
只
是
膽
固
醇
高
了
些
，
誰
料
到

說
走
便
走
。

也
好
，
應
了
她
生
前
的
願
望
：
不
怕
早
死
，
只

要
好
死
，
去
得
痛
快
，
不
要
受
折
磨
。
這
位
師
友

很
豁
達
，
早
已
看
破
生
死
之
關
。
她
說
，
生
命
終
結
，
沒
有

甚
麼
可
怕
，
就
等
於
坐
汽
車
到
了
終
站
，
乘
客
下
車
抵
達
目

的
地
。

生
命
終
結
，
也
沒
有
甚
麼
可
悲
。
假
設
那
是
永
遠
的
消

失
，
固
然
無
所
謂
悲
與
喜
；
假
設
那
只
是
一
個
階
段
完
結
，

另
一
個
階
段
的
開
始
，
那
末
，
就
當
逝
去
的
人
是
先
行
者
，

先
抵
彼
岸
迎
接
後
來
的
親
友
。

這
位
師
友
豁
達
之
外
，
生
活
得
井
井
有
條
。
獨
居
幾
十

年
，
自
己
照
顧
得
自
己
非
常
好
。
家
中
小
寵
物
、
一
花
一

草
，
都
悉
心
料
理
，
外
出
旅
遊
，
也
把
門
匙
委
託
朋
友
，
代

為
照
料
。

積
聚
了
無
數
獨
居
心
得
，
她
會
一
一
提
點
其
他
獨
居
生
活

朋
友
，
注
意
甚
麼
、
提
防
甚
麼
、
家
中
要
預
備
些
甚
麼
。
有

誰
會
料
到
，
這
樣
一
位
謹
慎
細
心
的
人
，
卻
會
一
個
摔
跤
，

倒
地
不
起
！

知交半零落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人
生
於
世
上
，
衣
、
食
、
住
、

行
等
都
要
照
顧
到
之
外
，
還
得
為

上
學
受
教
育
而
煩
惱
。
自
小
有
父

母
照
顧
安
排
好
一
切
，
長
大
了
，

或
成
家
立
室
，
生
兒
育
女
，
又
得

要
忙
於
為
下
一
代
而
愁
。
總
而
言
之
，

一
生
役
役
營
營
，
還
得
為
事
業
奔
波
、

為
提
升
生
活
質
素
而
努
力
。
凡
事
無
財

不
行
。
做
女
人
要
理
內
也
要
理
外
，
比

男
人
更
多
一
重
辛
勞
，
女
人
才
幹
卻
不

比
男
人
差
。
在
各
個
領
域
行
業
，
女
人

當
一
姐
的
可
不
少
。
當
然
，
壓
力
很

大
，
女
人
較
易
老
哩
。

投
資
理
財
考
眼
光
、
考
智
慧
。
亦
講

年
齡
。
若
然
年
過
古
稀
的
話
，
置
身
複

雜
多
變
而
又
充
滿
投
機
詭
異
的
市
場
，

瞬
息
間
，
可
能
贏
變
輸
，
也
可
能
輸
變

贏
。
少
一
點
膽
識
都
不
行
。

美
國
兩
院
爭
拗
成
僵
局
，
執
筆
之
時

仍
膠

。
美
股
萬
五
關
失
守
。
如
此
政

局
環
境
惡
劣
，
大
增
財
經
政
風
險
。
服

務
業
放
緩
不
在
講
，
民
眾
以
及
全
球
財
經
界
都
憂

美
國
債
，
累
及
全
球
經
濟
，
首
當
其
衝
的
是
消
費

行
業
。

正
所
謂
﹁
十
年
河
東
，
十
年
河
西
﹂。
歐
元
曾
幾

何
時
屢
創
新
低
，
而
今
卻
見
節
節
上
升
創
八
月
新

高
。
奧
巴
馬
對
己
見
企
硬
不
妥
協
。
他
的
醫
改
方

案
對
商
界
及
民
眾
而
言
，
各
有
好
處
亦
各
有
損

益
。
代
表
商
界
利
益
的
共
和
黨
似
乎
為
了
來
年
選

舉
爭
取
幕
後
老
闆
支
持
，
也
要
聽
命
幕
後
意
向
。

可
就
是
雙
方
都
未
能
以
大
局
為
重
。
然
而
，
政
治

始
終
最
後
都
是
妥
協
的
，
商
界
施
壓
，
民
眾
受

累
，
金
錢
與
選
票
旗
鼓
相
當
，
期
待
是
雙
贏
而
非

全
敗
。
否
則
，
全
球
經
濟
陷
衰
退
，
又
來
一
場
金

融
風
暴
，
可
就
慘
情
矣
！

上
周
香
港
股
市
先
升
後
跌
，
不
穩
定
的
市
場
，

但
卻
有
人
能
搵
到
食
。
我
常
說
不
明
朗
的
市
場

﹁
買
股
不
買
市
﹂。
上
周
﹁
雲
遊
﹂
上
市
，
受
﹁
騰

訊
﹂
一
浪
又
一
浪
的
高
升
所
影
響
而
大
升
。
拉
動

科
網
股
、
通
訊
股
等
一
片
好
景
，
持
股
者
賺
到
笑

開
眼
，
反
之
，
某
些
股
板
塊
卻
大
跌
不
止
。
﹁
十

月
股
災
﹂
陰
霾
未
散
。

陰霾未散
思　旋

思旋
天地

由
東
歐
轉
遊
迪
拜
，
朋
友
笑
我
由
文
化
天

堂
跑
到
金
錢
沙
漠
，
心
理
上
要
作
好
準
備
。

對
於
這
個
沙
漠
堆
砌
的
人
造
天
堂
，
我
沒
有

抗
拒
，
因
為
這
裡
的
貨
幣
兌
換
容
易
掌
握
，

一
港
元
等
於
兩
迪
拉
姆D

irham
s

代
碼A

E
D

，

簡
單
。

由
英
國
飛
迪
拜
需
七
個
多
小
時
，
迪
拜
的
一
號

停
機
大
樓
屬
國
際
航
線
、
二
號
是
貨
運
、
三
號
是

阿
聯
酋
航
空
專
用
。
我
們
走
出
機
場
，
有
各
種
顏

色
的
計
程
車
在
等
候
，
紅
色
車
頂
的
是
政
府
經

營
，
去
遠
或
近
無
任
歡
迎
；
橙
色
、
綠
色
要
小

心
，
那
些
是
私
營
車
輛
，
目
的
地
太
近
，
黑
臉
孔

黑
得
一
定
好
驚
人
，
我
們
被
安
排
坐
粉
紅
色
的
麵

包
車
，
行
李
太
多
也
，
原
來
那
是
︵L

ady
T
axi

︶

女
士
的
士
，
有
女
乘
客
方
可
光
顧
，
司
機
是
披

面
紗
的
姑
娘
，
嘩
，
巾
幗
不
讓
鬚
眉
，
風
馳
電
掣

飛
快
到
了
酒
店
，
佩
服
！

迪
拜
的
計
程
車
極
受
歡
迎
，
原
因
有
三
：
︵
一
︶

天
氣
熱
，
三
十
幾
四
十
度
，
要
走
在
驕
陽
之
下
太

辛
苦
；
︵
二
︶
車
資
便
宜
，
普
通
起
錶
三
元
，
晚

上
三
元
半
，
不
過
，
不
成
文
規
定
凡
未
跳
到
十
元

者
，
十
塊
錢
一
律
免
找
。
︵
三
︶
這
兒
設
計
獨
特

的
巨
型
樓
房
比
比
皆
是
，
就
如
一
頭
站
在
平
地
上
準
備
比
武

的
巨
獸
，
肉
眼
看
到
的
地
方
，
未
必
能
夠
徒
步
到
達
，
因
為

有
很
多
超
級
公
路
縱
橫
在
其
中
。

我
們
一
行
八
人
，
出
入
剛
好
兩
輛
的
士
，
但
，
最
大
問

題
，
當
地
人
的
英
語
水
平
麻
麻
，
又
可
能
天
氣
影
響
有
點
點

﹁
躁
底
﹂，
未
必
有
反
應
。
那
天
一
心
到
著
名
的
迪
拜
商
場
參

觀
溜
冰
場
和
音
樂
噴
泉
，
上
車
要
求
司
機
跟

前
面
那
輛
的

士
，
話
口
未
完
，
他
已
將
車
搶
先
扒
頭
，
我
們
又
走
失
了
。

為
探
討
這
有
趣
的
地
方
，
我
們
試
乘
了
無
人
駕
駛
的
迪
拜

捷
運M

etro

，
清
潔
寧
靜
又
舒
適
，
更
有
女
士
專
卡
。
水
上
的

士
更
得
我
心
，
一
迪
拉
姆
可
乘
坐
中
間
有
一
張
長
木

的
木

製
小
汽
艇
，
全
程
十
分
鐘
左
右
，
慢
慢
欣
賞
白
天
的
兩
岸
景

色
，
比
晚
上
花
上
一
百
八
十
迪
拉
姆
參
加
的
自
助
餐
遊
河
團

划
算
得
多
。
晚
上
的
迪
拜
連
最
高
的
哈
里
發
塔
，
也
只
亮

很
少
的
燈
光
，
黑
沉
沉
的
。

到
迪
拜
我
一
心
要
造
訪
的
並
非
七
星
級
帆
船
酒
店
，
而
是

建
在
人
工
填
海
的
棕
櫚
島
最
後
方
的
亞
特
蘭
提
斯
酒
店
，
它

外
形
特
別
，
建
築
群
中
央
穿
了
一
個
大
洞
，
飛
機
可
穿
越
飛

過
，
最
大
特
色
是
裡
面
有
個
超
級
鹹
水
湖
完
全
模
仿
沉
入
海

底
的
亞
特
蘭
提
斯
大
帝
國
的
設
計
，
非
住
客
者
不
能
入
內
，

我
竟
可
自
由
進
出
，
我
用
了
甚
麼
方
法
？
下
次
再
談
。

轉遊「金錢沙漠」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過了中秋節，重陽節隨後而來，中國傳統四大
祭祖的節日是除夕、清明、盂蘭盆會和重陽節，
在海外的我們遵循傳統，重視以上前三個節日，
就連中秋節也以月餅祭拜祖先，但就是從沒慶祝
重陽節。
原因不得而知，年輕時跟 祖父母、父母的習

俗過中國的傳統節日，沒過重陽節就不知道有重
陽節。後來讀到唐朝詩人王維在《九月九日憶山
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把單句「每
逢佳節倍思親」唸唸背誦，更添惆悵。是否當年
離鄉背井的南洋來客，也跟王維一樣，獨自在
外，想念家人，在詩中卻說是兄弟在想念他，這
樣就把鄉愁的悵惘減低幾分。也許孤身一人生活
在海外，思鄉思親的感傷，皆包紮得緊緊的，不
隨便流露，便將重陽節給缺了。
重陽節落在農曆九月初九日，易經以「九」為

陽數，故九九稱重陽，也叫重九。《西京雜記》
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
人長壽。」有一說是「食蓬餌以祓妖邪」。書上解
釋蓬餌是「糕」的意思，後人就叫吃重陽糕。中
國人的節日總要和吃連成一氣，從前的人窮怕
了，平日也沒甚麼零食主食的，待節日降臨，免
不了要找個名堂吃它一吃，古人講究在重陽節登
高吃糕飲酒，全是為了避開災難和長壽。沒有機
會過重陽節的人，對於文章裡提到的茱萸、蓬
餌、菊花酒，既不曾看過，也不曾嚐過。
其中只有菊花是懂得的。而且先是在詩詞裡認

識。學畫時，水墨畫老師特別 重背誦詩詞，強

調是為題畫之用。畫好菊花需要題詞，於是認真
努力搜索菊花詩。一回畫了幾朵黃菊花，雜一朵
單勾線條不上色的菊，老師為此畫題上「滿園花
菊郁金黃，中有孤叢色似霜。還似今朝歌酒席，
白頭翁入少年場」，題好以後，老師放下毛筆微笑
說，這說的是我呀！這首《重陽席上賦白菊》意
思是說：「滿園黃金色的菊花之中，有一朵是霜
白色的，真像今天的歌酒席上，一個白頭老人和
全場的少年郎一起歌舞。」到了老年仍願意和年
輕人在一起享受生活的情趣，這兩位不認老的白
居易先生和我的老師，都很有意思。
菊花也有人叫「黃花」的，黃巢的《菊花》開

滿一城，就全是黃金的顏色：「待到秋來九月
八，我花開盡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
帶黃金甲。」真正的菊花卻何女十只金黃？繽紛
七彩，奼紫嫣紅，甚至還有一花兩色的，如半紅
半黃的「二喬」，紅黃二色的「鴛鴦荷」，背為黃
色，面為紅色的「金背大紅」等等。不同色彩的
菊花，便有了不一樣的名稱，純白色的「喜容
菊」、「空谷清泉」，黃色的「泥金獅子」、「金齡
菊」，綠色的「綠陽春」、「春水綠波」，粉色的
「人面桃花」，更有那紅白綠三色的「三色牡丹」
等，名字美妙得引人遐思。
有一年秋天到杭州，靈隱寺正好辦菊花展，遊

人紛紛趕來賞菊。原來這觀菊賞花也是重陽的慶
祝節目之一。難怪菊花又被稱「九花」。古人說
「在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唐代元稹寫詩宣揚
他對菊花的愛，說是因為此花開盡以後便再沒有
花了。耐寒耐霜是菊花的特點，所以被譽為長壽

之花。
吃菊花倒不是為了長壽：也正是壽，讓人老眼

昏花之外，還時常眼睛酸痛。中醫師把脈，又非
常現代化地用小手電筒照了眼睛，問清楚工作得
每日面對電腦，他開的藥單是菊花加枸杞，沖泡
或略煮，當成平日的茶飲。臨走之前，醫師加一
句，如果喜歡，可以連茶帶菊花枸杞一起吃下。
醫師強調菊花之好：「清肝明目，祛毒散火，可
增強人體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等等」。喝茶吃花的人
愛的卻是那乾燥小花在熱水中重新泛開，一朵一
朵飄浮在淺黃色的茶湯裡，彷彿又活回來的輕盈
姿態，入口還有淡淡芳香，微微甘甜，飲茶時，
總在幻想菊花酒的味道不知如何香醇可口？
原本就喜歡在節慶時飲酒的中國人，將菊花盛

開的九月，稱為金秋的菊月，重陽節落在九月
九，九九與菊酒同音，喝菊花酒變得名正言順。
本來對喝酒也不甚
雀躍，可是，有篇
文章說，宋代酒家
把美酒稱為「天
露」，這充滿了瓊漿
玉液的意象，也教
好酒尚未入口的我
已經明白甚麼叫做
「 酒 不 醉 人 人 自
醉」。感覺微醺卻沒
有機會品嚐的菊花
酒，不斷在我腦海
裡縈繞。有一次到
福建，聽到有人在
卡拉ＯＫ大聲唱：
「又是九月九，重陽
夜難聚首，思鄉的
人兒，漂流在外
頭。又是九月九，

愁更愁情更憂，回家的打算始終在心頭。走走走
走走呀走，走到九月九喔，他鄉沒有烈酒沒有問
候，走走走走走呀走，走到九月九喔，家中才有
自由才有九月酒喔呵，親人和朋友齊舉杯倒滿
酒，慇勤的鄉愁醉倒在家門口。」
聽到的時候沒有想到，甚麼是九月九的酒？但

覺這首歌的歌詞和旋律不約而同都很容易朗朗上
口，重複地聽也不厭倦，真是一首極有味道的
歌，就是酒的味道。歌者語氣和音調傳達出他的
豪邁爽朗，把幽幽的鄉愁唱得好像在悠悠地想念
久違的酒。
離開福建的時候，帶 一片CD，正是《九月九

的酒》。回想起來，九月九，懷念的應該就是菊花
酒了吧？
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懷鄉的酒，這懷鄉的重陽

節，不喝酒的人，權把這歌當酒罷！

九月九

■觀菊賞花是重陽的慶祝節目之一。 網上圖片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二○○八年的慕容羽軍，攝於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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